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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

汉诗新韵

石光明

平溪，是雪峰山的一条小河。河流谱系中，它

辈分并不低，是长江的二级支流，汇入资江数百

里波涛，淌过洞庭就下了长江。当地人叫它平溪

江，是洞口县的母亲河，县名也因它而来。三百多

年来流淌着一个历史文化故事。

平溪流过崇山峻岭，在雪峰山南麓山口临门

一脚，冲破危崖绝壁的阻拦，决岩而出，形成了

“双壁对峙”的奇景。明末清初大学者方以智避乱

隐居洞口三载，曾到此游历，对其奇险峻幽大加

赞叹，比之鹿门，誉为“桃源洞”。他吟诗作记：“天

地一时小，惟馀洞口宽。名山藏日月，野老剩衣

冠。石向何人语，春知此岁寒。几家烟火在，题作

鹿门看。”又写《游洞口双壁岩》诗赞：“石壁未经

人一语，名山留得月千年。夜窥翡翠屏前镜，诗写

桃源洞里天。”自然风光加上名人佳句，“洞口”之

名由此流传。

极目北望，茫茫天地间，雪峰山如绿色屏障

横亘西东，山势巍巍，有轻烟淡雾飘逸，愈显百雄

千秀之姿。入秋的雪峰山，虽少了浓绿的工笔，却

多显浅蓝的写意，天地一痕，逶迤远去。回眸平

溪，忽而觉得它勘破了山中岁月，漂着几许沧桑。

雪峰山孕育了平溪，平溪流淌着雪峰山的厚

重与清澈，传承着雪峰山的狂野和隐忍。雪峰山

把平溪养大了，知道它要奔赴大江大湖，奔向大

海大洋，总有不舍，于是拈春雨秋风把“游子身上

衣，临行密密缝”，撷春花秋叶叨絮“举头便见天

边月，莫作千山万水看”，孤独时唤来鹧鸪相伴，

日晒了扯一片树冠遮阴，险处山崖伸手牵着，累

了深潭柔情护着，鼓励它冲过一道道湾，闯过一

个个滩，强筋骨，练胆魄，辨方向，识正途，或快走

或徐行，直到汇入资江。

平溪江畔的观音阁边，我寻见方以智读书岩遗

迹。方以智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家学渊源，博采众

长，一生著述 400余万言，存世作品数十种，是明末

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其一生正当明清

交替，时局动荡，政权更迭，个人际遇十分坎坷。他

是 1647 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桂王永历元年）间来

平溪的。他于明崇祯十三年中进士，深得崇祯皇帝

赏识。李自成破城，他誓死不降。后拥立永历政权抗

清，却被太监王坤诬劾免职，遁迹于此，过着“曲肱

茅屋鸡同宿，举火荒村鬼作邻”的生活，始终坚持读

书研学、著书明志、教书育人，闭塞落后的山水间吹

来缕缕崇学之风。观音阁香火袅绕，人声喧闹，读书

岩清净如昔，我屏息静气，似闻书声。

与平溪有数面之缘。1977 年高考后，从雪峰

山深处的绥宁去宝庆古城求学，每年寒暑假总要

路过洞口县。印象里是国道边的回龙洲，洲上的

文昌塔，塔顶有绿树葱郁，绿意古韵沁人。据说回

龙洲是省内仅次于长沙橘子洲的第二大城中岛，

“鸟过清溪疑仙岛，人从何处问青天？”当年方以

智触景生情，感时而叹。满腔的家国情怀，执着的

士大夫精神时时涌上心头，他怀念屈原：“欲吊灵

均齐洒酒，洞人知汝为悲秋？”（《值洞口中元竞

渡》）问罢青天问洞人，几分激愤，几许悲凉，几多

无奈。为古人，为苍生，也为自己，举尊进酒，“君不

见，东溪两岸桃花红，今日飘摇风雨中。君不视，镜

里青丝照明月，倏忽一年成白发。”“手一卷书一

甑酒，每读一篇下三斗。古人白眼为青云，我歌一

曲生杨柳。”（《将进酒》）方以智蛰居读书处在平溪

江西岸，故称平溪为“东溪”。他生不逢时，以酒浇

愁，以书自乐，给平溪留下氤氲不去的文韵雅气。

明清版的平溪，难免伤春和悲秋。今天的平

溪，即使是秋风渐起秋雨将至的秋日，也跳动着

春天的蓬勃，青春的旋律。著名作家谭谈的一堂

励志课，成为我阅读今版平溪的开篇，别有一番

感触。

雪峰博雅职业学校的足球场上，齐刷刷坐满

了几千名师生，如天穹密布的秋云。学生们用一

首歌暖场，“雪峰巍巍，平溪汤汤……今天学步，

追梦路上，明天翱翔，展翼辉煌。”雪峰定音，平溪

和声，歌声澎湃学子的梦想和憧憬，洋溢办学者

的情怀和辛劳，荡漾词作者对学校的赞许和期

待。未曾想，师生们演绎的歌曲竟在全省校歌竞

赛获奖了。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着就业。由于侧重职

业技能，受传统教育和择业观念影响，长期不被

学生和家长看好，只能在教育边缘艰难行走，处

于职业教育低端的职业中专竞争尤为激烈。然

而，雪峰博雅职业学校让我刮目相看。学生大多

数来自雪峰山区贫困家庭，基础薄弱，经过三年

学习，96%的学生竟圆了大学梦。这是一所民办职

校，董事长付爱华是个外表纤弱内心强大的女

子，曾连任两届省人大代表，胸怀如雪峰山博大，

爱心若平溪江绵长。十年前接手创办学校，改善

办学条件，延揽优良师资，硬是把一所濒临倒闭

的学校办成了声名远播的现代化中等职业学校，

并成为省级骨干民办职业技术学校。为帮助贫困

学子圆梦，累计减免贫困学生学费数百万元。

为学校办学理念和办学成就打动，年近八旬

的谭谈慨然来平溪，他要看看这所学校，看看这

些学生，讲讲自己饥渴求知的故事。他出身湘中

贫困农家，从矿山走出来，再到海防兵营，一步步

成长为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他人从军行，讲的

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谭谈参军的

最初动机却是为了能“吃饱饭”，军营中受高玉宝

影响，苦觅书山捷径，练就一支大笔。

谭谈的故事如雪峰山一样传奇，如平溪一样

生动。与师生面对面，就如同果实累累的秋天与生

机蓬勃的春季对话，高高的云岭与清浅的小河聊

天。听得入迷处，云空飘起稀疏小雨，讲台下人群

中，时而溅起笑声的浪花，时而翻涌掌声的波涛。

教学楼前，抬头便看到正面悬挂的巨幅楹

联，红艳醒目。楹联为我年前所撰，著名书法家鄢

福初书写。上联开首便说“莫道平溪浅”，这是实

写平溪，更是对学校的写照。是呀，谁能小瞧平溪

呢？资江洞庭长江绽开它的浪花，双清三楚五岳

蒸腾它的云气。它是流动的历史，是历史的刷新。

游军

我 只 是 古 村 的 一 个 寻 常 过

客，但我觉得这里离我理想的精

神家园很近。这种亲近感，让我为

之沉醉。 ——题记

板梁印象

车至永兴县高亭乡，远远地

看到一座砖石结构的七层宝塔在

村外迎接我们。这是行程的第一

站，板梁古村。

从古老的接龙桥上走过。天空

像是刚刚被水冲洗干净，湛蓝湛

蓝，只留下几朵童话一般的云朵，

停驻板梁的上空。桥下流淌的溪水

里，生长着极为茂盛的水草，使得

整条小溪，都呈现出青草的底色。

通过这个接龙桥，就进入了

板梁古村里。“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一

眼千年，一种陌生而又熟稔的感觉水汽一样

升腾起来。这个地方，未曾见过，又似曾相识。

漫步青石板路穿越古村小巷。次第走过

龙泉古庙、望夫楼、松风私塾、一夜官厅、古钱

庄……亭台楼榭，雕梁画栋，无不讲述板梁辉

煌而又温情的过往。月亮塘里盛开的白荷，历

经几百年依旧清澈的古井，老墙垛上开到荼

蘼的凌霄花，让人惊喜连连。而那些断壁残

垣、绿苔杂草，屋檐下紧闭的大门，生锈的铁

锁，又像是一个垂暮老人的低诉。

同行的一位前辈说，这里是他小时候经

常玩耍的地方。我心想，他们一定在这里玩过

捉迷藏的游戏。那么多个小巷子，弯弯转转、

高高低低如同迷宫，只闻欢笑声而不见人影

的游戏，多么好玩呀。又或者，月明之夜，他们

提着灯笼，从这条巷子追逐嬉戏至另外一条

巷子，多么有趣。

听介绍，板梁古村已有 600 多年历史，之

前是一个重要集镇，也是商埠之地。古村所有

的房屋都是砖石结构，保存得比较完好。这里

还住有为数不多的居民，他们在古井边浣衣、

洗菜，从他们身边走过时，时间仿佛在这里放

慢了脚步。如果不是蓦地看到一列高铁从古

村的旁边疾驰而过，真让人感觉恍若穿越了

时空，回到了某个慢节奏的年代。

来这里之前，我终日埋头于繁杂的日常。人

到中年的诸多压力潮水一般湮灭我原本闲散的

本性，被裹挟着前行的步履，总是匆匆又匆匆。

偷得浮生半日闲。多日的焦虑与浮躁，在

板梁竟得到了即时的治愈。

辗转回到村口的大树下，那个卖凉粉的

小摊终于有了空位，大叔乐不可支地把最后

一碗凉粉端到我的面前。透明的、琥珀色的、

凉丝丝的、舀起来颤颤巍巍的凉粉，冰爽中带

着酒糟的醇香，回味无穷。

田垌上的读书声

雨，细细密密地洒落在碧绿的田垌，烟叶

上泛着油光。这个季节，正是烟叶采摘的时

候，穿雨衣戴着斗笠的村民，怀抱着刚刚从地

里剐来的烟叶，放到地头的箢箕里，一转身，

又鱼潜大海一样，淹没在浩瀚的烟田里。

桂阳是烟叶种植大县，烟叶种植有 400

多年历史，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这种比人还高

的品种。振南书院就坐落在这样的烟田之中。

曾经的振南书院，现在还是振南小学。这

是一座具有民国建筑特色的书院，青砖碧瓦，

古树参天。院内有两个低年级的孩子们正值

课间，他们好奇打量着我们这一行人。这座古

老的书院，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里中焕发出

勃勃生机，像是田垌上的希望，也让我们更看

到了文化的绵延传承。

一行人离开没多远，突然从后面传来琅

琅读书声。有人说这里还是英雄故里。欧阳海

推开受惊战马，舍身救列车的故事一直在流

传，当地人为了铭记这份英雄气概，把地名改

为了欧阳海镇。

我有些热泪盈眶，不禁一再回望这所特

别的学校。

姐夫是桂阳人，他家以前也种了大块大

块的烟田。行至大湾村时，我在祠堂外的烟田

旁边，给姐夫打了个电话。

“烟叶的成熟是从最下端的叶片开始的。

要分批次剐下来，放到烤房里烘干。这个季

节，几乎每天都要在烟田里剐烟叶，在密不透

风的烟田里干活，晴天很容易中暑。烟叶上有

烟油，经常弄得满身都是污迹。你去摸摸那些

叶片，叶面上也是有黏糊的烟油。”姐夫想起

了很久远的事情。那时，他一定就想着要好好

读书，不再种烟了。

田垌上长出来的梦想，总是会特别有力量。

大湾村的“榜眼第”为证。

大湾村历史上出过两代榜眼郎，位居高官，

还是亲父子，让人不得不叹服。第一代人夏时，

举人出身，在清朝同治年间官至陕西巡抚、兵部

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御赐一品封典，诰封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第二代人夏寿田是夏时的

儿子，在光绪年间省试中了第八名进士，殿试则

被钦点为榜眼。这样戏曲里才有的名仕父子，就

出生在这样的烟田之中，着实令人唏嘘。

大湾人修建“榜眼第”，自是想要激励一

代代大湾人的读书梦。我耳边又响起振南书

院里的那些读书声。

风声、雨声、读书声，自是天底下最美的

声音。

容芬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

饮一杯无？”

——白居易《问刘十九》

元和十二年（817）的某个冬日，庐山香炉峰

下，江州司马白居易静坐草堂，守着红泥小火炉，

温一壶酒，等一个人。

门外暮色摇落，飞雪欲来，他往炉子里又添

了一块木炭。酒香慢慢发散，乳白色的雾气升腾

在屋子里，暖意直扑纸窗。

酒是新的。炭火微红，酒上浮沫细似蚂蚁，泛

起满壶绿意。

人是旧的。来了就一起饮酒，听雪一片一片

落在松枝上，竹叶上，天地之间皆静默，而故人对

坐，两鬓雪意簌簌，内心已长出蓬松的春山。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江州本是白居易的贬

谪之地，却因庐山而成了他精神上的故土。

白居易见庐山，也似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

能去。那里的雪，曾落在陶渊明的锄头上，也曾落

在李白的剑上。飞瀑鸣溅，日照香炉，相隔多年，

名士的风流蕴藉依旧历历如青山草木。

是以，一个失意的酒徒，成了雷厉风行的执

行者，草堂的总设计师。遗爱寺边，香炉峰下，草

堂很快落成。借山而居，剖竹引泉，泉水晶莹剔

透，正宜酿酒煎茶。门口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

竿，在松下吃茶的时候，山影树影花影泉声琴声

鸟声皆落入杯中。

草堂冬暖夏凉，风景清幽，又兼具实用功能

与审美情趣：原木、土墙、石阶、纸窗、竹帘、纻帏、

木榻、素屏、漆琴……俨然“侘寂”风格的雏形。朴

素美学的根柢从外到内，从静到寂，于月夜雪晨，

如寒梅冬心纷纷开落。

也难怪白居易会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

还要请庐山的清泉白石为自己作证，左手引妻

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全平生之志。

江州司马是个闲职，时间大段大段空下来，

远离了朝堂，尽可与日月山川诗酒茶花为伴，白

居易的性情也随之愈发澹泊平和。

不似昔日刚到江州，尚沉溺于悲愤之中，他

给元稹写诗，将彼此比喻成囚笼中的鸟，兽槛里

的猿，只能为诗入魔，终日醉吟。翻阅他的诗文也

会发现，自入住草堂后，他的笔下就少了悲愤气，

凌厉气，多了烟火气，闲适气，邻人气。

譬如夏秋之交的夜晚，他在草堂池畔看荷

花，一时兴起，便写诗喊邻居过来饮酒赏月。

《暮江吟》中，他心如秋水，一片远意：“可怜

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他向江州的道士们虚心请教炼丹的方法，在

草堂尝试炼丹。不过对他来说，炼丹更像是一种兴

趣，并非执念于长生羽化，他也从未服用过丹药。

他还勤习佛法，与山寺中的僧人一起吃住，

打坐论禅，接受斋戒，慢慢从佛教中求得清净与

自在，以剔除人性中的贪嗔痴慢疑，“坐倚绳床闲

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

可见白居易后半生的知足保和，正是从庐山

草堂出发的。草堂抚慰了他在仕途受伤的心灵，

让他的精神与生活变得自洽，也让他生出了终老

此山的愿望，从而抵达“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

的处世哲学、思想根系与情感倾向。

年轻时的白居易，匹马入长安，“慈恩塔下题

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一口气登进士、拔萃、制

策三科，春风得意。入仕后因《长恨歌》平步青云，

位列朝班，志在“整顿纲纪，澄清吏治”，又发动

“新乐府运动”，针砭时弊，为民请命，狂狷激扬

处，连天子都敢得罪，以至于含冤被贬江州。从此

在精神上走出了庙堂，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

身，为人生打开另一片天地。

江州之于白居易，一如黄州之于苏东坡，远

离朝堂，在党争和机巧之外，后半生开始的地方，

效仿陶渊明的处世之道，一点点地磨平锋芒，以

完成“故我”的涅槃。他们同样清正廉洁，疾恶如

仇，同样将一腔少年意气、巨大的政治热情化作

冲淡之风，然后云在青天水在瓶。他们在金銮殿

上草拟诏书的手，也同样可以挥舞锄头，在大地

上种瓜种豆。因此，白居易变成了白乐天，苏轼变

成了苏东坡。后来苏东坡一再被贬，写下“此心安

处是吾乡”时，想起的应是白居易的“我生本无

乡，心安是归处”吧？

如今白居易与李白、杜甫并称“唐代三大诗

人”。如果说李、杜是大唐的双子星，那么白居易

就是人间的红泥小火炉，温暖而亲切。

《问刘十九》流传至今，世人评价甚高，一直

被人们所钟爱。这首小诗就像江州贬谪生活的一

个时光切片，大道至简，大美至真，其朴素的情

感，中国式的浪漫，又风雅又烟火又古意。全诗短

短二十字，撇去最后一虚词，仅余十九字。十九

字，却盛得下白雪天地，葱茏心事。纵是万千孤

独，万般情意，一句“能饮一杯无”，对方便懂了。

至于刘十九何人也？

农人亦可，仙人亦可，诗人亦可，青山亦可，

白鹤亦可。

因白居易，庐山在我心里也成了一座具备浪漫

气质的山。“能饮一杯无”，这样的邀约，来自千年之

前的香炉峰下，实在令人向往。千年之后，当我们翻

开诗篇，就像翻阅一个人的心灵史，其中有浩瀚的

海洋，也有俊秀的山峰和酒香弥漫的小茅屋。

想那青春年少曾憧憬至死不渝的爱情，时常

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感动，喜

欢白居易，就像喜欢一尊完美的偶像，读他的诗

词，也像读落日下的影子，只有想象的轮廓，没有

颜色、气味和温度。历经世事后，相比意气风发的

白居易，我似乎更喜欢中年以后的白乐天，真意

在，温情在，癖在，疵在。

诗人余光中曾说，如果选一位古人结伴旅

游，他不会选李白，李白没有现实感，难免不负责

任；也不会选杜甫，杜甫苦哈哈的，太严肃了；选

苏东坡就挺好，可以做好朋友，因为苏东坡是一

个有趣的人。

我想，如果可以选一位古人比邻而居，白居易

应是不二之选。他好酒，好茶，好世间一切美物，也

好“乐天知命”的闲适与“对火玩雪”的潇洒。他身

上有李白的才情与少年气，豪饮可，作诗可；有杜

甫的敦厚与忧国之心，谈论苍生可，关心粮食与朝

局可；也有苏东坡那般随遇而安，把生活化腐朽为

神奇的有趣灵魂，炼丹可，论禅可，养竹可，种地

可，酿酒可，弹琴可，山水风月更是不亦快哉。

如此再读白居易，就像风雪欲来的黄昏，去

邻居家串门，柴扉已为你打开，屋里的红泥小火

炉上升腾着白雾，酒香轻轻勾住你的脚——“能

饮一杯无”？

于是围炉夜话，主人半生的诗词与故事，正

好用来下酒。

沙洲春暖
风先知
（组诗）

梁尔源

春晚

舞台上那些璀璨的灯

聚焦着八十年前难舍的星光

台下温暖的笑脸上

仍滞留着半条被子焐热的春风

阵阵鼓点中走来春天的信使

百灵鸟吐出的五线谱

点燃了希望的田野

醇厚的女中音用底气

酿造出沙洲的一杯美酒

抑扬高亢的男高音

将我爱的小山村

送上龙年的热搜榜

沙洲春早风先知

瑞雪初霁，只此青绿

瑶山茶歌冲泡出万家山泉

台上梦幻般伸出

那么多举着星星的小手

那是红色土地

一茬又一茬

发芽的声音

乡贤会

揣着瞬息万变的市场宝典

熟谙买卖的“之乎者也”

他们都是半条被子

焐出的金凤凰

红色基因繁衍的天使

用温暖的翅膀

给家乡的山水涂金描银

高铁高速上搭建了流动的沙洲

特产门店里收藏着致富的眼光

网络光纤暴走出网红村花

东西南北的胃口

吃断沙洲土产存货

瑶家民宿的独有风情

留住高楼大厦的回眸

过年的糕粑

粘住似箭的归心

团拜会上解囊倾情

捧出白花花

思乡的月色

村花

仍有初出深闺的腼腆

却不见闹巿回眸的笑靥

店面已成打卡的鼠标

彩蝶在光纤中编织情话

当味蕾在网速上爆走

勾魂的镜片里

仍抖着月亮的羞涩

汗水绣出的腰包

塞满了青春岁月

从南边飘来的婀娜

装点沙洲的姿雅

在闪烁的人生二维码上

纤手扫出一波清泉

特等奖从村晚的魔方中

摇开一朵初春的杜鹃

古村新貌

郴
州
古
村
走
笔

能饮一杯无？

莫道平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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